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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海上来

　　1897 年 1 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一条
北德意志劳伊德船运公司的轮船甲板上，倚靠
着一老一少两位衣着考究的绅士，他们用审视
的眼神打量着同行的旅人，若有所思，不时彼
此交换一下眼神，心照不宣地耸耸肩。老者是
乔治·弗朗鸠斯，德国港口建筑工程师，年轻人
是他的侄子兼助手，弗朗茨·弗朗鸠斯。此时，
距离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环
游中国已经过去了二十九年，关于在东亚攫取
一块军事基地以保障德意志利益的计划亟待
落地。事实上，被李希霍芬浓墨重彩渲染的胶
州湾只是德国的选项之一，这些备选项还包括
舟山群岛、厦门港和三沙湾。弗朗鸠斯叔侄这
趟中国之旅肩负的使命就是在上述备选项中
找到一个最优解。
　　在胶州湾逗留的时间里，除了齐伯山和阴
山两座岛屿之外，乔治·弗朗鸠斯遍走胶州湾
周边的山脉、河流，并写下详尽的考察笔记。他
尽可能多地去结识当地人，近距离观察他们的
生活，了解穷人与富裕人家的生活差异；胶州
湾的植被绿化，天空的飞鸟和海里的游鱼，田
野里的庄稼，集市的交易，都在弗朗鸠斯考察
范围内。他甚至留心观察军营里的士兵，仅凭
他们的穿衣戴帽以及外在的精气神，就敏锐地
判断出这群身材结实、精壮的中国兵勇实则骨
子里并不好战。他高调地宣布：“此次考察让我
坚信，无论从经济或技术角度考虑，胶州湾远
远领先于其他任何一座值得考虑的港口。”
　　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德国强占了胶州
湾。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万般无奈签署了《胶
澳租界条约》，同意将胶州湾及湾内各岛租借
给德国九十九年，租期未完，租借之地，中国不
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将胶州湾沿岸100里内
划为中立区，德国官兵有权自由通行，而清政
府在中立区派驻兵营等则须先与德国会商办
理。德国有权在山东境内建造铁路，并有权开
采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资源。
　　1904年6月1日，东起青岛、西至济南，全长
395.2公里的胶济铁路全线贯通。

喋血的菊与刀

　　2022 年，刘学陶102岁。孝顺的孩子们把他
照顾得很好，身体基本没出现什么大问题。人
老了记忆出现衰退属于正常现象，晚上睡觉前
可能已经不记得早饭是喝的大米粥还是吃的
西红柿鸡蛋面，但有一段记忆从未衰退，像用
电焊焊在他的大脑主管记忆的海马体上。他常
常神游到那段“喋血的菊与刀”盘踞青岛的时
光里。虽然苦，虽然痛，但却刻骨铭心。
　　1920 年出生的刘学陶，在胶济铁路被日本
人统治的第二个八年里，成了胶济铁路机务段
的一名工人。
　　那是1937 年，父亲花了七块大洋，辗转托
了好几个人才跟日本人的翻译官搭上关系，给
他在铁路找了个活儿。据说这位张姓翻译官是
在日本留的学，娶了两个老婆，一个中国的一
个日本的。平时的穿戴跟日本人一模一样，单
从外表上看不出来是中国人，只有翻译官代表
日本人说话时，一口高密腔才会暴露他真正的
身份。
　　学徒工从擦火车头开始干起，蒸汽机车的
火车头脏得像个煤球。爬上爬下地擦完火车，
自己也脏得看不出原来的模样。火车室里三个
人，一个司机，一个副司机，还有一个司炉。司
炉师傅对刘学陶充满了善意，会把自己带来的
地瓜煨在炉子边上，这样刘学陶干完活后就能
吃口热乎的地瓜。初到陌生的环境里，十几岁
的年轻人很多时候摸不着头脑，找不到干活的
门道。日本人的山东铁道联队可不是吃素的，
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是家常便饭。第一次挨打，
刘学陶的腮帮子肿得老高，晚上回到家，他哭
着对父亲说：“我不想干了！”
　　“咱找这么个活计不容易，花了整整七块
大洋，你不去干活，那钱就相当于扔进海里打
了水漂！”父亲抄起扫地的笤帚，恨铁不成钢地
把刘学陶打了一顿。没办法，第二天，脸还没消
肿的刘学陶就又去上班了。
　　家距离上班的地方有15里路，父亲去旧货
市场给刘学陶买了一辆旧脚踏车，方便他上下
班。刘学陶每天往返三十里路，五冬六夏都得
去上班。学徒工不给钱，每月给20斤粮食，小
米、黄豆和橡子面。每当刘学陶把粮食拿回家，
父亲那天的脸色就好看一些，也算是在儿子身
上的投资见到了回头钱。
　　有一件事，每每想起来刘学陶都觉得后
怕。有一天上午，日本人发现少了一根焊枪，就
把机务段所有人集合起来审问，没有人承认。
气急败坏的日本人把所有人关进了锅炉里，查
不出结果来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回家。锅
炉里面黑洞洞的，日本人不时用铁棍在外面敲
打，声音震得耳朵生疼。人挨人、人挤人，不吃
不喝可以挨着，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实在忍
不住的就在里面尿泡尿，日本人没有完全关闭
锅炉的闸门，但是透气性也不好，逼仄、拥挤，
空气流通差，有人挨不住晕倒在锅炉里。直到
晚上十点钟，日本人才把他们从锅炉里放
出来。
　　擦了两年火车之后，刘学陶成为一名手脚
麻利的司炉，干了几年又成了副司机。

　　1949 年 6 月 2 日，青岛解放。当天，中国人
民解放军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铁道部成立，接
管了青岛铁路办事处及区域内所有站段。一个
月后的7月1日，1536 次列车由青岛开往济南，
胶济铁路全线通车。
　　1950 年，刘学陶成长为火车司机，开上了
新中国的蒸汽机车。

一项持续近32年的工程

　　刘建新是山东东营人。很多年来，他早
已习惯了一件事，那就是自我介绍之后还需
要补充说明，只因“东营”这座城市的知名
度太低。看着对方眼中明显的疑惑，他只能
再补充道：“东营，黄河入海的地方，胜利
油田所在地。”
　　1989年底，高中毕业的刘建新遇到了一个
契机，济南铁路局最后一批社会化大招工，其
中有个东营专场招聘。刘建新姨家表哥在铁路
上工作，他专门打电话咨询了表哥应该报哪个
工种。表哥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车务段
是管车站的，机务段是管火车的，车辆段是修
车皮的，工务段是修铁路的，水电段是供水供
电的，通讯段是管信号的……工种有差别，但
都不容易，看你自己喜欢啥想干啥。”最终，刘
建新选了车务段，考试成绩不错，顺利被录用。
　　上班第一年，1990 年底，作为铁路战线的
新兵，刘建新见证了胶济铁路复线的通车。这
项旷日持久的工程建设一波三折，1959 年开
工，1961 年停工；1974 年复工，1977 年再次停
工；1978 年再复工，终于在1990 年12 月28 日竣
工，历时近32年。
　　 1904 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时是单线铁
路。所谓单线铁路，就是运输区间内只有一条
正线的铁路，在同一区间或同一闭塞分区内，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列车运行，对向列车的交会
和同向列车的越行只能在车站内进行。
　　普铁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复线铁
路在中国十分罕见。复线铁路是指有两条或两
条以上正线的铁路，分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
上下行是以北京为中心，靠近北京方向为上
行，远离北京方向为下行；以干线为支点，靠近
干线方向为上行，远离干线方向为下行。
　　1958年10月，济南铁路局将拟修建胶济铁
路复线的报告呈报铁道部，两个月后获得批
准。前期勘测设计工作完成后，1959年，胶济复
线开工建设，到1960年12月，建成了黄台至历城
段的6 . 584 公里。1961 年起，国家大幅度减少了
拨给铁路基本建设的投资。资金短缺，材料紧
张，胶济铁路复线建设不得不停工。
　　十三年后，1974 年，胶济铁路复线建设迎
来短暂的霞光一现。1974 年7月1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旨在解决
工业生产领域中的产能下降问题，以及煤炭和
铁路运输状况。
　　这一次复工，有了重新的规划设计。山东
省和铁道部组成了山东省胶济复线工程指挥
部，沿线各地市、青岛铁路分局也成立指挥部
和办公室组织施工。1974 年，建成岞山至黄旗
堡、淄河店至辛店两段铁路，金岭镇至湖田、周
村至明水间部分路基和桥涵工程亦建设完成。
1975年4月25日，胶济铁路复线上全长606.24米
的淄河大桥建成，与全长470米的老淄河大桥
遥相呼应。可惜，1977年，胶济铁路复线建设因
国民经济计划调整被迫第二次停工。
　　好在这一次的停工等待期不长，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一股强劲
的东风吹来，乘着东风，胶济铁路复线工程再
度上马，1980 年2月，被铁道部列为国家重点工
程。工程分两步走：1978 年至1984 年完成济南
至蓝村的一期工程，1986 年至1990 年完成蓝村
至青岛的二期工程。
　　 1990 年 12 月 28 日，胶济铁路复线全线
贯通。

两小时交通圈

　　济青高铁通车的新闻，于延尊是在电视新
闻里看的。这些年，他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在
出差。那天他算了一下2007 年出差了整整150
天，已经连续八个春节没在家度过。不出差的
时候一大早坐班车去上班，中午不回家，在公
司就餐，晚上加班也是常态。如果能正点下班，
与家人轻松相处的时间也只有晚上这一点点
静谧时光。
　　电视画面里的“复兴号”可实现时速350公
里运营。“复兴号”车型主打概念是“飞龙”，车
头即龙头，左右两侧各有两条中国红飘带，那
是飞扬的龙髯。它的外观相比以前的车型线条
更优雅，全新低阻力流线型头型和车体平顺化
设计，跑起来也更节能。电视里首趟济青高铁
列车上的记者、乘客正在兴奋地试验着“硬币
立50秒不倒”“水杯里有一圈圈的波纹但水不
会洒出来”“时速300公里时高铁Wi-Fi依然保
持着畅通的信号”等等，记者语气激昂地陈述
着、乘客开心地笑着，整个车厢笑语喧阗。这一
切，于延尊都经历过，之前他参加过多趟线路
的联调联试，这些试验早已做过无数遍。
　　他平日里最常读的是与铁路、机车相关的
论文集，很少涉猎其他类型的书籍，文史哲偶
尔看一点，小说几乎不读。空余时间还要写工
作日志。他有一个习惯，记录动车组工作笔记，
这个习惯从2006 年3月24 日开始，那天第一列

整列进口动车组在总装分厂组装，从此笔记就
没间断过，如今已经累积近百万字了。偶尔查
看以前的笔记，随意翻一页，时间、地点、天气、
工作内容，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形容词，只有
用动词、名词、数词与量词记录的问题与现象，
好的坏的都有。外人看起来估计会索然无味，
但于延尊自己却读得津津有味，每一个字，每
一个词，每一个数字，都是满满的回忆，最关键
的是，现在回头看当时的工作日志，那些当时
不堪重负以为无法逾越的拦路虎，现在早已不
是问题。中国高铁，轻舟已过万重山！
　　1964 年出生的于延尊，老家莱州，他是他
们东泗河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兄弟姐妹五个
中唯一被知识改变命运的幸运儿。1980年，于延
尊以高出一本线50分的成绩进入西南交通大
学电机系自动控制专业学习，那一年，西南交
大自动控制专业只录取了两位山东籍考生。
1984年大学毕业，于延尊被分配到四方机车车
辆工厂。报到后，厂里直接把他这个高材生安
置在工厂的技工学校从事教学。学校的日子波
澜不惊，在教了两届学生之后，于延尊找到厂
长说了自己的诉求，他希望能到工厂的一线从
事设计研发工作。
　　彼时，厂里的设备处刚刚成立微机组，正
好需要人手。既然于延尊要求，厂长也就顺水
推舟让他加入了微机组，从事设备的微电子技
术改造。于延尊在微机组整整工作了十二个年
头，这十二年他像一条放归大海的鱼儿，海阔
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名牌大学毕业，人又年轻
精力旺盛，他把自己大学所学的理论知识尽情
应用到生产中，每天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他的每一项技术革新都在提高着生产效
率，减轻着一线工人的劳动强度。
　　从1997 年至2006 年，中国铁路成功实施了
五次大提速，在优化运输产品结构、改进铁路
服务质量、适应人们快节奏、多样化的运输需
求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出行难的问题依然
十分突出。
　　据2003 年统计资料显示，全国铁路开行的
旅客列车每天约提供座席241 万个，而日均实
际运送旅客则高达305 万个，许多线路列车常
年拥挤，特别是春运、暑运和黄金周期间，火车
票更是一票难求，出行难问题已成为共识。当
时，国内列车平均时速仅为62 公里，有一个形
象的说法，人均铁路长度只有5 . 5 厘米，还不足
一根香烟的长度。
　　2004 年 8 月，原铁道部公布招标结果，四
方股份获得60 列时速 200 公里高速动车组订
单。自此，四方股份开始了全面实施高速动车
组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征程。2005 年，
随着动车组项目的进行，于延尊来到技术工程
部从事动车组调试，人生轨迹与高铁发展轨迹
同频共振，开启了神奇而又玄妙的为动车组
“问诊、把脉、开药方”的旅程。每一个新车型首
先要通过调试专家近乎严苛的测试、调试，百
分百的安全、百分百的完美之后才会出厂
亮相。
　　2006 年元旦刚过，于延尊就带着23人的团
队飞往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沐浴着太平
洋海风的川崎要比黄海之滨的青岛略显温暖、
湿润。于延尊他们此行的任务是接收九列动车
组，前三列整车进口，后六列散件回国组装。在
为期五周的培训中，他们像海绵吸水一样学
习，最初给他们授课的讲师过于敷衍，在他们
强烈要求下更换了一位真正愿意传道解惑的
讲师。他们住在离川崎重工不远的一家宾馆，
每天有班车接送他们往返，与日方之间的沟通
需要翻译来协调。那年，于延尊与同事们在日
本过了一个春节，没有鞭炮、没有饺子，除夕夜
大家一起吃了顿饭，一人喝了一壶寡淡的清
酒，彼此说一句“过年好！”第二天照常去参加
培训。
　　2006 年3月24 日，第一列整列进口动车组
开始在总装分厂组装。这个阶段，于延尊把它
概括为“引进、消化、吸收”阶段。这一阶段耗时
两年，四方机车厂技术团队完成对所有原始图
纸、资料和技术标准的消化吸收以及全面试验
验证，并根据中国铁路运营环境完成了110 项
“适应性”优化设计，用6万多公里的线路运行
试验解决了引进技术“水土不服”。
　　2007 年12 月22 日，首列时速300-350 公里
动车组在公司诞生。中国成为世界上继日本、
法国、德国后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发制造时速
300 公里及以上动车组的国家。2010 年 12 月 3
日 ，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试验段举行
CRH380A（L）上线仪式，并于当日进行高速试
验。16辆编组的CRH380A（L）动车组从枣庄西
站始发，列车一路加速疾驰，用了9分钟，时速
就升至420公里，试验人员汇报：试验动车组安
全性、舒适性各项指标全部正常！随后，列车继
续加速，481、482、485……
　　486.1公里！刷新了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
速！高铁是设计出来的，更是反复试验验证出
来的。2015年6月30日，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式下
线。于延尊和一百多人的试验团队，辗转北京
环铁试验线、大西客专、郑徐客专、哈大客专做
线路试验。每天从凌晨五点工作到深夜11点，
只为获得不同气象条件下的试验数据，料峭春
寒、三伏天、清冷的秋以及滴水成冰的寒冬。一
年零三个月、运行里程六十多万公里、五百多
项仿真计算、五千多项地面试验、两千多项线
路试验。
　　用速度说话，奔驰在济青高铁上的一列列
“复兴号”，用300— 350 公里的时速串起了山东
省内2小时交通圈、经济圈。

千里海岱六时环

　　2023 年3月15 日晚上九点半，孔祥配早早
洗漱完睡下，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第二
天执行出车任务时，他不会超过十点睡觉。明
天（16日），孔祥配将驾驶“行走百年胶济·高铁
环游齐鲁”冠名列车，载着有幸乘坐这趟首发
列车的乘客在胶济铁路上体验六个小时的山
东高铁环线。
　　作为铁路职工子女，16岁的孔祥配初中毕
业那年没有考高中，而是直接报考了当时济南
铁路司机学校。
　　济南铁路司机学校学制三年，孔祥配拿了
三年奖学金。每门专业课都在九十分以上，学
得最好的是一门功课是《铁路行车规章》，成绩
九十九分，接近满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
校学习了三年专业理论，走出校门走上工作岗
位，孔祥配一直保持着对铁路最新相关理论的
敏感，直到今天，铁路专业书籍依然是他阅读
的重头戏。
　　2002年8月，19岁的孔祥配成为济南机务段
的一名内燃机学习副司机，半年后转为副司
机，跟着师傅奔驰在京沪线的济南至徐州段。
五年间，在同批进入济南铁路局的同事中，他
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考上副司机、第一个
考上内燃机车正司机、第一批电力机车司机、
济南局集团公司电力机车牵引任务第一人。
　　2007 年初的一天夜里，正驾驶着电力机车
行驶在徐州至北京线路上的孔祥配，发现迎面
开来一辆从未见过的火车。司空见惯的列车是
三个灯，中间一个大灯、两侧两盏小灯，但对面
驶来的火车只有一盏灯，而且特别亮。还没等
孔祥配反应过来，“唰”，一道白色的影子飞过
去了！孔祥配顿觉自己的心率快了许多，“莫非
刚才那辆就是传说中的动车组？”
　　两个月后，心中的猜测得到了验证。这一年
的3月，孔祥配报名参加了济南铁路局局动车组
司机岗位的招聘，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了去西
南交通大学参加动车组培训的机会。这已经是
济南铁路局选拔培训的第三批动车组司机。
　　初夏时节，孔祥配与其他一起通过选拔的
同事启程到成都西南交大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在济南生活多年，原本孔祥配觉得济南的夏天
很难挨，谁知到了成都才发现济南的干热在成
都的湿热面前甘拜下风。早上去上课，艳阳高
照。十点钟看看窗外，太阳炙烤着地面。下课铃
声响了，午饭时间到！像是卡着点一样，一阵急
雨从天而降，好在雨伞是所有人的标配。吃罢
午饭，走出餐厅，雨已歇。太阳继续升温加热，
空气湿漉漉、沉甸甸的，双脚像是踏在笼屉上
一般，热气沿着脚后跟往身上爬，走不了几步
远，衣服已然湿哒哒地贴在皮肤上。被捂住毛
孔的皮肤不能呼吸，难受程度不亚于被人捂住
鼻孔不能喘息。学习之余，大家凑在一起时不
时感怀一下济南。
　　结业考试，孔祥配参加面试。面试官翻着
桌上的资料问：“你多大？”
　　“24岁。”
　　“我还没见过年龄小于30岁的动车组司机
呢，你才24岁，是我面试的司机中最年轻的。你
给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取得电力机车正司机证
的吧？”面试官笑得意味深长。
　　孔祥配言简意赅陈述了自己的学习和工
作经历，最后他说：“我有能力驾驶中国最快的
火车。”
　　24 岁的孔祥配顺利通过了铁道部第十批
动车组司机考试，成为当时全路最年轻的动车
组司机。这又是孔祥配人生中的一个第一！
　　彼时，胶济线上已经开始运行动车组。2008
年6月，在取得动车组司机证一年之后，孔祥配
如愿开上了中国最快的火车。
　　从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再到动车组，孔
祥配的驾驶感受越来越好。内燃机车开起来笨
重一些，像台小排量汽车，光吼不走，最快也就
每小时120 公里。电力机车比内燃机车速度快
了许多，能达到时速160 公里，甚至在牵引电机
的控制下基本能达到准恒速模式。动车组在列
车运行时，不仅能实现恒速，还能高速巡航，
“复兴号”动车组最高时速350 公里。随着车型
的变化，工作环境噪音在下降，气味越来越清
新。成为动车组司机之后，孔祥配脱下了标志
性的铁路职工蓝衬衣，换上了白衬衣。妻子更
是觉得孔祥配的衣服没有以前那么脏那么难
洗了。
　　但孔祥配越来越忙，他经常出差，有时候
十天半个月才回家一次，因为他入选了中国第
一支正式定义的联调联试试验队伍——— 京沪
高铁联调联试试验小组。这一年他才27岁。
　　所谓联调联试，就是联合所有部门和工
种，在铁路开通运营前对沿线轨道、接触网、通
信、信号等各项设备逐步进行测试，并依据测
试结果对发现的缺陷进行调整，直至各个系统
以及整体系统满足符合高速运行及动态验收
要求的过程。
　　每一次联调联试，孔祥配都累得脱一层
皮，但同时他也亲眼见证着一条条孤立的高铁
线路神奇地变成了纵横交错的高铁立交网。累
并快乐着，累并自豪着，累并幸福着。2019 年11
月 26 日，日兰高铁日照至曲阜段正式开通运
营。沂蒙革命老区首次接入全国高铁网，山东
省内高铁实现了环形贯通。
　　沉浸在回忆中的孔祥配看一下表，提醒自
己，十点了，该睡了。明天（2023年3月16日）他不
仅作为一名动车组司机上岗，还兼任“行走百
年胶济·高铁环游齐鲁”的宣传大使呢。
　　百年风雨，从1904年通车至今，胶济铁路见
证了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艰辛，也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它不仅是山东人民的骄傲
和自豪，更是中国铁路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
篇章。

风
起
胶
济

□ 

李
玉
梅

　　胶济铁路，这条东

起青岛、西至济南的铁

路线，自1899 年开工建

设、1904 年全线贯通以

来，已经走过了 120 年

的风雨历程。它联通

古今，驰骋未来，有衰

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

刻教训，也有升平之世

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

喜悦。百年大胶济，风

起潮涌，谱一曲人间正

道是沧桑。












